
 

 

  

北 京 经 济 管 理 职 业 学 院 图 书 馆 编  

2023 年 3 月 

 

青春悦读 



 

 

一个视障者的 600 万双陌生眼睛 
◎佟晓宇 

 

 

有些事是无法独自完成的。 

比如，通过触屏打开快递柜；知晓一种药的服用剂量；确认身

份证的正反面；辨识某张银行卡的号码；想知道进站的公交车是不

是自己等的那辆；好奇随手拿起的一本书的名字……当想做这些事

的，是一个视障者。 

因此，一个叫作 Be My Eyes （成为我的眼）的系统被建造出

来，陌生人与陌生人在这里相遇。在需要时，视障者拨出视频电

话，请志愿者协助解决眼下紧迫的小事。志愿者们则在提示音响起

时，“抢”一个成为视障者眼睛的机会。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一次次网络上短暂的偶遇——

它并非出于同情，而受助者也无须因打扰别人而感到抱歉，因为它

是一种相互的选择。 

称重这件小事 

早上六点或者六点半，罗文聪会从被窝里爬起来。起床后，第

一件事是称体重。 

2002 年夏天，他在青岛一个体育训练中心集训，备战山东省第

十一届残运会。他参加的是 90 公斤级柔道比赛，体重需要控制在 

90 公斤以下，81 公斤以上。 



 

 

罗文聪是视障者。称体重正是他需要协助的时刻-—集训中心的

体重秤只有数宇显示屏，没有语音功能。站上体重秤，他在软件上

拨出求助视频，手机后置摄像头对着体重秤的显示屏，“你好，可

以帮我看一下体重秤上面的数值吗？”“91 公斤。〞志愿者说。在

一句“谢谢”后，罗文聪结束了视频。通常，这种沟通只需要十几

秒钟——如果摄像头没有对准位置，需要志愿者提示他调整位置，

时间会长一点。 

7 岁之前，罗文聪的视力还好，能看清黑板上的粉笔字。他患有

先天性白内障，在一次眼部手术中，遭遇了意外，视力下降到全盲

——那是个缓慢的过程，前三年他还能看到灯光，“突然有一天，

我意识到好像看不到这个灯是否开着”。 

罗文聪热衷于研究新技术，乐于拥抱新鲜事物。他拨出求助视

频的平台是 Be My Eyes (以下简称 BME），这是一款由丹麦视障者

汉斯创建的软件。2017 年，罗文聪开始使用 BME 时，这款软件在

国内刚刚上线安卓版本。 

在 BME 上，视障者发起求助时，系统会匹配多位志愿者，最先

接起视频通话的，将会通过单向视频协助视障者。现在，系统内来

自世界各地的视障使用者有 44.5 万多人，志愿者已经超过 600 万

人。 

罗文聪把学习新技术和推广信息无障碍看作是一场自救。 



 

 

现在，他加人了一支由视障者组成的服务团队，对一款服务电

脑端的国外读屏软件 NVDA 做本地化翻译和维护，以方便更多国内视

障者使用。 

陌生人与陌生人 

很多时候，罗文聪更习惯找陌生的志愿者寻求帮助。对熟悉的

人，他总有些顾虑，而软件上的志愿者跟熟人不同，他们不方便时

可以直接拒接视频，求助会马上转向另一个人。林召展也更愿意接

受来自陌生人的帮助。他现 41 岁，2001 年从盲校毕业，成为一名推

拿师。 

两年前开始拍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有时是走一段路，有时

是和同事聚会，有时也讲讲推拿知识。林召展还有第二职业——音

频后期制作，为已经录好的有声书加上音乐或者音效。 

2022 年 3 月，他开始使用 BME。在第一通求助视频中，他拿出

药盒请志愿者帮忙辨认是什么药，并录下了从注册到发出求助的过

程。他想给关注自己账号的视障者记录下如何使用软件。 

有些视障者不建议林召展在短视频平合上推荐 BME，怕有些人不

讲礼貌，或把志愿者当成服务员，导致他们不愿再为视障者提供帮

助。 

林召展接触到的很多视障者，从小被封闭在家里，他们有时不

知道如何表达自己，也不懂如何请求他人的帮助。 

林召展遇到过有视障朋友想找人买盒牙膏，但不会直按说，

“他会说，现在牙膏它贵不贵，或者，我牙膏挤来挤去用，你说没



 

 

有牙膏我怎么刷牙〞。也因此，林召展更愿意去维护好视障者与志

愿者的关系，不希望让视障者丢失掉被帮助的机会。 

事实上，很多志愿者在接到求助视频之前很忐忑，他们不知如

何开启和结束这种“—次性”的帮助才是真正合适的。 

宁矇等第一通视频电话等了很久。2019 年的时候，宁矇成为 

BME 的志愿者。但求助视频却从没打进来。 

2021 年 11 月，宁矇的第一通求助视频打了进来。她正在公司开

会，但立马按了接听键，借口“出去打个电话”，赶紧离开了会议

室。 

在这之前，她一度以为是软件在后台关闭了给她的通知，“甚

至觉得这个软件可能已经坏了”。 

视频接通后，宁矇有点语塞，她不知道该怎么引入，是不是得

说一句“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很快，一个男性的声音打破了她的

纠结。没有多余的寒暄，摄像头正对着一条路：“你能帮我看一下

路况吗？” 

“就像你递给我一双筷子，我跟你说谢谢” 

宁矇跟着他走了十几分钟。那是一条乡村的沙士路，一路上，

宁矇看到了路旁的拖拉机，偶尔有农民挑着桶经过。摄像头总是偏

斜，没法完全对向正前方。当摄像头倾斜得过分，看不清路时，宁

矇会提醒他，需要调整多大角度。 

宁矇感到对方似乎很熟悉路况，中间经过了好几个转弯，到一

个十字路口时，宁矇提示他，他问前面是路还是左边是路，“他其



 

 

实知道是往哪边走，只是不知道那个路口具体在哪边”。她想，

“也有可能他只是想要有人陪他走这一段路。”视频挂断前，他说

了声谢谢。 

2022 年 5 月，准备升入高三的孟可接到了第一通视频求助。一

个男生拿出三四张银行卡，请孟可帮忙确认分别是来自哪家银行，

并把卡号念给他。接到视频时，她在做试卷，“做题时心情特别烦

躁，但接到电话却很开心”。卡号念到一半，网络出了问题，视频

也随之挂断。没有联络记录，她没有任何途径重新找到这个人。 

她把没能完成的遗憾记录在社交平台上。7 月，她收到私信，有

人在她之后，接到了视频，顺利帮助了那个男生。接力的女孩说，

看到孟可的分享，她在那张模糊的银行卡照片和孟可的描述中，确

定自己就是后来接到视频的人。这个女孩说自己在生活中是个十足

的社恐，但在这个陌生人的空问里，她愿意与人建立联系。 

在这些短暂的、一次性的帮助中，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开始了

一次次短暂的相遇，在系统的选择中，一双眼睛被匹配到了另一双

眼睛上。 

 

（除林召展、罗文聪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摘自《北京青年报》2022 年 12 月 6 日） 

 



 

 

天才与凡人 
◎抽风手戴老湿  

 

书柜里那把木制的玩具手枪，是我从童年时代一直保留至今的

为数不名的东西之一。一块朽木头，从手枪柄的底部看，还能瞧见

水渍浸透的烂渣印记，只不过用黑色的油漆刷了一次，于是显得不

那么陈旧。 

它没有如今高仿作品的精细，更不是工厂流水线生产的产品。

只有简单的手枪轮廓，用小凿子凿出的扳机，用锯齿慢慢掏空的枪

管，现在拿在手里已经显得很小了。 

制作这把枪的人叫赵小雷，1988 年出生，做这把枪的时候，他

只有 9 岁。 

赵小雷是我的童年玩伴。他爸是街头卖羊肉串的，起早贪黑，

拖着炭筐烤箱，和赵小雷的母亲一起在外奔波。长期没人照料，赵

小雷就成了野孩子。他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眼睛大而有神。没有

爹妈照看的孩子，一般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是被其他小孩儿欺负得

哭爹喊娘，要么是自己奋斗称王称霸。赵小雷却另辟蹊径，用发明

创造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其他孩子的童年生活。 

他能用纸折出各种样式的形象——怪兽、恐龙以及电视里奥特

曼的头像，能用小吸管和肥皂水吹出各种各样的泡泡，能用泥捏小

人儿，也能用扑克牌搭起不倒塌的建筑。 



 

 

那把手枪也是他的作品之一。他制作了许多玩具，赠送给身边

的小伙伴，有时候连大人看了也啧啧称奇。 

我一直认为，赵小雷是个天才。 

他的动手能力极强，家里的闹钟拆了再装回去根本不是问题。

我们小时候有一门课，叫劳技课，大多是教一些折纸、绘画、雕

塑、拼接之类的东西。一大本厚书，有些类似童年版的手工指南。

那上面的东西赵小雷都会，任何一项他都能变成现实。对于我这种

动手白痴来说，他简直是一个活在同龄人中的发明家。 

搬家之后，我们渐渐没有交集了。我一直觉得，他会成为一名

科学家。这是我从不怀疑的。他的天分早在幼时就已显露，听说他

高中时参加了几次竞赛，还有老师推荐他保送之类的事情。 

不过，所谓的天分或者天资是需要机会和舞台的。赵小雷的天

资或许是没有机会施展了。他的父母出摊时，因为天黑路滑，被一

辆车迎面撞上，夫妻双双重伤。这是一个听起来俗套而又悲伤的故

事。 

再后来，都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那孩子啊，挺可怜的，可

惜那么聪明，却不能再去上学了，还得自己出去赚钱养家。”“能

干什么？好像是做了学徒，后来又出摊卖水果之类的……” 

之后，便连这样的惋惜之声都少了，赵小雷就渐渐消失在茫茫

大众之中了。 

那把手枪我一直摆在家里，看见的时候，总会想起赵小雷。 



 

 

这个世界上，同他一样的人还有许多。天才的展露或许除了天

资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滚滚红尘能够为他让出一条道来。 

年底的时候，我回到了原来居住的那片老区。相熟的哥们儿请

我吃饭，我们去了一家烤串店。烤串店的店面不大，有二三十平方

米，收拾得很干净。黑色的漆，红色的宇，看着有一种莫名的美

感。 

我进屋以后，发现桌子很有特色，所有的桌子都带接口，能几

张拼在一起，而且不像普通的拼桌儿那般不稳当。饮料杯子也不一

样，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粘住的，杯子底部都带一个垫子，无论是

泼是洒，都不会弄脏桌子。 

我正瞧着稀奇，哥们儿解释说：“这家店有意思吧，我老觉得这不

像烤串店，倒像是一个人的设计展览会。你要是有兴致，可以瞧瞧

门口烤串儿的东西，瞧着跟高科技电影里的似的。” 

我听了这话，扭头去看。一般的烤串店，烤串儿都是用炭烤炉

子，拿一台大电风扇在一旁呼呼地吹风。可这家烤串店不一样，像

是装了个大棚似的，烟气从烤炉冒出来，又顺着管子通到底部，接

着吹进了炭炉里。 

“不明白吧？我一开始也不懂，后来问了老板才知道，这叫什

么资源的收集与循环利用。我琢磨，这家烤串店老板，以前是一个

高才生。”哥们儿说。 

我细细去瞧那正在烤串儿的店主人，他背对着我，但依旧能看

出轮廓，身材虽然瘦小，却很精神。 



 

 

门口有相熟的顾客大声吆喝：“赵小雷，给我烤好了送楼上去

啊！” 

嘿！一个烤串儿的天才，一个混迹于尘世的凡人。造不出火

箭，咱们就玩火炭，一样有意恩。 

 

（选自《喜剧世界》2022 年 12 上） 

 

 

 



 

 

打开世界的方式 
◎马东 

 

有人说我装嫩，因为这是我在节目里的形象，也是我打开世界的

方式。每个人打开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通过歌声打开世界

的，我特别喜欢汪峰老师，他的歌声总能唤醒我基因深处进化之前的

情绪；有的人是靠文字打开世界的，我也喜欢刘震云老师，他跟我们

说一句顶很多人说一万句。每个人打开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

们作为一个整体，全人类打开世界的方式或者叫作认知方式是不是也

不一样？ 

说一个大前提，我觉得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认知经历了

两次跨越：第一次是语言，第二次是文字。这两次重大的变革在今天

看来都好像理所当然，好像我们会说话是与生俱来的。但在很久以前

并不是这样，我们设想一下人类没有语言的时候是什么样。有人说人

类跟动物最重要的区别是人类会使用语言，但也有科学家说动物也有

语言，他们在大鳍鲸、座头鲸的交流当中发现了简单的语法，在观察

猴群和猩猩群时发现它们的交流中也有单词。我特别想知道在那些单

词里面“我爱你”和骂人的话是怎么说的，因为我觉得那是语言最核

心的部分。后来有科学家说，其实人科里面不仅仅有我们的祖先——

所谓的智人，还有好多，比如像北京猿人、尼安特人，他们在进化过

程中被智人淘汰，他们被淘汰的原因是什么？尤瓦尔•赫拉利告诉我

们，重要的是智人掌握了语言且会说瞎话。因为会说谎，他们就可以



 

 

描述一些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的东西，从而加强了组织性，完成下一

步的进化，淘汰了其他人种。 

所以，语言能使人实现与他人和群落之间的交流，但它无法穿越

时间，怎么办呢？往墙上画画——不，中国人最早使用的办法是“结

绳记事”，就是给绳子打个扣以记住一件事，比如我打个扣系在手腕

上，记着刘震云老师欠我两斤鸡蛋。我们经常用这种办法，直到文字

真正出现。 

自从有了文宇，一个重要的问题产生了：把文字写在什么地方呢？

中国人的文字最早写在龟壳、牛骨上。文字要想穿越时间怎么办？它

必须保持足够的复杂性，也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岁月，我们把它从土

里挖出来，从它的偏旁部首就能依稀辨认出这是什么字。到后来，人

类找到了竹子这种东西，就开始把字刻在竹简上，再后来又写在布上、

羊皮上，直到发明了纸，然后到印刷术出现，再到我们发明了屏幕。 

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唐代有一个诗人叫祖咏，

他去参加科举考试，教官所出的诗歌题目是《终南望馀雪》，要求写

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他写道：“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界色，城中增暮寒。”要求写十二向，他为什么就写四句？他

说：“我的意思说完了，再写就是多余。”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在我看来，它说的是：在我们的文本思维

里，因为文字的传输成本很高，所以语言文字必须言简意赅、意味深

长、凝练隽永、有言外之意。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文字越精炼，表达

的信息就越多，表达的效果就越好。如果这是我们的文本思维，那下



 

 

面就是海阔天空的时候，我便可以胡说八道了：我们将面临的是要不

要打破文本思维，它的起点在哪里？起点是我们进人了一个图像的时

代。 

很多人都喜欢日本漫画，而一部漫画里其实没有几个字，那人们

看漫画和看那些长篇小说，体会是不是不一样？它们真的有轻重之分

吗？很多人说：“看漫画是浅阅读，我们一定要看长篇大部头小说。”

但衡量这一切的标准是不是信息量？我觉得很多人看“漫威”的电影，

是因为电影技术手段的进步已经能够让我们在大屏幕上，一次又一次

地表现这个世界本不存在的奇特景象，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图像思维

的冲击。我以前手不释卷，但现在习惯用手机，有时读文字，有时看

视频。我觉得我接收的信息量是一样的，只要今天的图像生产者能够

把同样有质量的信息传输给我，我就是幸福的。 

我们的阅读生活，今后会不会变成观看生活？我们通过阅读来学

习，会不会转向通过观看来学习？ 

当你的认知来源于文字的时候，有很多抽象的概念会被建立，逻

辑关系层层相扣；但当你的认知来源于图像的时候，你的看法会建立

在印象和情绪当中，很复杂，但是它的确会传输给你更多的信息量。 

我们可能会说文本的时代与文本思维的时代要过去了，这有点儿

危言耸听。但如果人类面临着下一个认知跨越的话，我们姑且拍脑门

儿一想，会不会是图像思维？如果今后我们有更多的视频接收渠道，

那么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还会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说“六度空

间”理论，就是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都可以通过六个人找到对方；



 

 

如果以后翻译软件技术完全成熟，通过 VR，我是不是可以把任何一个

我不认识的人，通过云端的图像、声音和翻译技术展现在我面前，进

行面对面的交流，而语言的巴别塔会不会轰然倒塌？我们是不是正面

临着一个人类伟大的认知跨越的时期？我不知道。 

 

（摘自《北方人》2022 年第 10 期） 

  



 

 

花儿与少年 
◎罗振宇 

 

那一天他竟又逃学了。 

他逃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贫穷。贫穷使他交不

起学费，买不起新书包。这使他自惭形秽，也使他的自尊心极其敏感。

我们都知道的，那样的自尊心太容易受伤。但往往是，其实并没有谁

成心以言行伤害他，他却已经因为别人的某句话、某种眼神或某个举

动，而遭暗算了似的。自中而又敏感的自尊心，通常总是那样的。处

在他那种年龄，很难悟到问题出在自己这儿。 

妈妈向他指出过。 

老师也向他指出过。老师不止一次当着他的面在班上说：“有的

同学，居然在作文中写，对于别人穿的新鞋子如何如何羡慕。知道这

暴露了什么思想吗……” 

在一片肃静中，他低下了他的头——他那从破鞋子里戳出来的肮

脏的大脚趾，顿时模糊不清了…… 

妈妈的话令他产生罪过感。老师的话令他反感。于是他曾打算以

死来向妈妈赎罪。于是他敌视老师，敌视同学，敌视学校。 

某日，他又逃学了。他正茫然地走在远离学校的地方，有两个大

人与他对面而过。他们是一男一女，一对新婚夫妻。他们正在度婚假。

事实上，他们才二十多岁，是青年。但在小学六年级学生眼里，他们

当然是大人了。 



 

 

他听到那男人说：“咦，这孩子像是我们学校的一名学生。”他

听到那女人说：“那你还是问问他为什么没上学呀？”他正欲跑，手

腕已被拽住。那男人说：“我认得你！”而他，也认出了对方是自己

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姓刘。刘老师在学校里组织起了小记者协

会，他曾是小记者协会的一员…… 

那一时刻，是他比任何-次无地自容的时刻，倍感无地自容。 

刘老师向新婚妻子郑重地介绍了他，之后目光温和地注视着他，

请求道：“我代表我亲爱的妻子，诚意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去逛公园。

怎么样，肯给老师个面子吗？”他摇头，挣手，没挣脱。不知怎么一

来，居然又点了点头…… 

在公园里，小学六年级学生的顺从，得到了一支奶油冰棒作为奖

品。 

三人坐在林间长椅上吮奶油冰棒，对面是公园的一面铁栅栏，几

乎被爬山虎的藤叶完全覆盖住了。在稠密的绿叶之间，嘲叭花散紫翻

红，开得热闹，色彩缤纷乱人眼。 

刘老师说，仍记得他是小记者时，写过两篇不错的报道。他已经

很久没听到过称赞的话，差点儿哭了，低下头去。待他吃完冰棒，刘

老师又说，老师想知道喇叭花在骨朵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你能

替老师去仔细看看吗？ 

他困惑，然而跑过去了；片刻，跑回来告诉老师，所有的喇叭花

骨朵都像被扭了一下，它们必须反着那股劲儿，才能开成花朵。 



 

 

刘老师笑了，夸他观察得认真。说喇叭花骨朵那种扭着股劲儿的

状态，是在开放前自我保护的本能。说花骨朵基本如此。每一朵花，

都只能开放一次。为了唯一的一次开放，自我保护是合乎植物生长规

律的。说花瓣儿越多的花，骨朵越大，也越硬实。是一辦包一瓣，一

层包一层的结果。所以越大越硬的花骨朵，开放的过程越给人以特别

紧张的印象。比如大丽花、牡丹、药花，都是一天几瓣儿开成花儿的。

说若将人比作花，人太幸运了。花儿开好开坏，只能开一次。人这一

朵花，一生却可以开放许多次。前一两次开得不好不要紧，只要不放

弃开好的愿望，一生怎么也会开好一次的。他听出，教诲开始了，却

没太反感。因为刘老师那样的教诲，他此前从未听到过。 

刘老师却没继续教诲下去，话题一转，说星期一，将按他班主任

的要求，到他的班级去讲一讲怎样写好作文的问题…… 

他小声说，从此以后，自己决定不上学了。 

老师问：“能不能为老师再上一天学？就算是老师的请求。明天

是星期六，你还可以不到学校去。你在家写作文吧，关于喇叭花的。

如果家长问你为什么不上学，你就说在家写作文是老师给你的任

务……” 

他听到刘老师的妻子悄语：“你不可以这样……” 

他听到刘老师却说：“可以。” 

老师问他：〝星期六加星期日，两天内你可以写出一篇作文吗？

我星期一第三节课到你们班级去，我希望你第二节课前把作文交给我。

老师需要有一篇作文可分析、可点评，你为老师再上一天学，行不？” 



 

 

老师那么诚恳地请求一名学生，不管怎样的一名学生，都是难以

拒绝的啊！ 

他沉默许久，终于吐出一个勉强听得到的字：“行……” 

他从没那么认真地写过-篇作文，逐字逐句改了几遍。 

当妈妈谴责地问他到点了怎么还不去上学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

“没看到我在写作文吗？老师给我的任务！” 

星期一，他鼓足勇气，迈入了学校的门，迈入了教室的门。 

他在第一节课前，就将作文交给了刘老师。 

他为作文起了个很好的题目——“花儿与少年”。 

他在作文中写到了人生中的几次开放——刚诞生，发出第一声啼

哭时是开放；咿呀学语时是开放；入小学，成为学生的第一天是开放；

每一年顺利升级是开放；获得第一份奖状更是心花怒放的时刻…… 

他在作文中写道：每一朵花骨朵都是想要开放的，每一名小学生

都是有荣誉感的。如果他们竟像开不成花朵的花骨朵，那么，给他一

点儿表扬吧！对于他，那等于水分和阳光呀！ 

老师读他那一篇作文时，教室里又异乎寻常的肃静…… 

自然，他后来考上了中学。再后来，考上了大学。再后来，成为

某大学的教授，教古典诗词。讲起词语与花，一往情深，如同讲初恋

和他的她…… 

我有幸听过他一堂课，和莘莘学子一样极受感染。 

他是我的友人。一个温良宽厚之人。 

他那一位刘老师，成为我心目中的马卡连柯。 



 

 

朋友，你知道曾有一本苏联的小说叫《教育的诗篇》吗？ 

要求每一位老师都是马卡连柯，那太过理想化了。但每一位老师

的教学生涯中，起码有一次机会可以像马卡连柯那样。起码有一名他

的学生，在眼看就要是开不成花朵的花骨朵的情况下，却最终开放成

花朵了。 

即使一个国家解体了，教育的诗性也会常存，因为人类永远需要

那一种诗性…… 

 

（选自《我心灵的觉醒》，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石头剪刀布：赢者保持，输者改变 
◎岑嵘 

 

2005 年，一位收藏家想拍卖一幅印象派画作，佳士得和苏富比都

想拿到拍卖权，这让这位收藏家进退两难。最后，他让两家拍卖行用

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是赢家。2006 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

一名法官正在审理一起保险索赔案件。双方代理人在去哪里作证的问

题上意见不一，产生了巨大的争论。法官厌烦了，于是突发奇想，让

双方律师用石头剪刀布来解决这件事。 

石头剪刀布的传统游戏策略是：玩家必须完全随机——保持不可

预测，不被对手猜中。在这种模式下，双方玩家每一轮投掷石头、剪

刀和布的概率是相等的，这被称为“纳什均衡”。然而，经济学家认

为，随机波动是不存在的。人类总是因为某种冲动或倾向而选择一招，

所以会陷人一些无意识但仍可 预测的模式。 

2014 年，浙江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证实了这一模式：在赢得一轮

比赛后，玩家更倾向于重复让他们获胜的手势，而不是随机投掷的概

率。相反，失败者倾向于改变他们的姿态。比如一个玩家扔石头却输

了，下一轮更有可能出布，而不是按照“三分之一原则” 随机出手。 

这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策略在博弈论中被称为“条件反

应”。研究人员表示，这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人类大脑的先天反应。虽 

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但它是学习人类竞争行为的有用模型。例如，

它可以应用于金融交易。 



 

 

根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的一项研究，石头通常是玩家出的第

一个。为什么是石头？当你扔石头的时候，你的手是一个拳头，不可

否认，它比张开的手掌或愤怒的手指更有力量。 

所以你和新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先给布是合适的。但是当你和

老手玩的时候，拿出剪刀可能是明智的。在本文开头的故事中，佳士

得拍卖行通过剪刀获得了拍卖权。 

根据世界石头剪刀布协会的统计，产生剪刀的概率只有 29.6%，

而不是人们想象的 33.3%。所以石头出来的次数最多，剪刀出来的次

数最少。因此，当你不知道要出什么的时候，布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世界石头剪刀布协会的网站上列出了几个金牌招数，比如连续三

次出布时的“官僚主义”，连续三次扔石头时的 “雪崩”。这些策略

背后的共同思想是如何找到对方推理的弱点。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一对夫妇面临着生死抉择。他们中只有

一个人能活下来，所以他们决定用石头、剪刀和布让胜利者活下来。

两个人事先约定好，两个人一起扔石头，决定一起死，但是后来女方

死了，因为男方扔剪刀……这个推理过程真的是写小说的好题材。 

 

(选自《万物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 

 


